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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公益献血
该不该和奖励挂钩
广州大学 李思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院 张燕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卫 馨

2012年， 北京市卫生局曾提出 “各
高校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

门、 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
指标。” 3年过去了， 效果怎么样？

“一年献两次血能加10个综合测评
分 ， 当学生干部到部长级别也是加10
分。 如果身体好， 又需要综测分来拿奖
学金 、 保研的 ， 献血就容易得多了 。”
广州大学的刘宇 （化名） 对献血与学分
挂钩一事看得颇为正常， 并表示， “其
他学校好像也有这样做的。”

大学生献血与加学分、 评优等挂钩
的现象并不罕见。 广州某大学在 《学生
综合测评评分细则》 中就明确规定： 无
偿献血一次加5分。

“去年11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
血， 得到100元的餐补、 一套毛巾、 小
食品、 还有2个综合测评分。” 谈起参加
献血的原因 ， 来自北京某高校的小齐
（化名） 表示， 自己是被奖励吸引去的。

但两年前， 年仅18岁的她在老家沧
州的采血站点也曾献过血， 当时的目的
很单纯， “只是为了尽自己的一分力。”
已经献过一次血的小齐觉得重复献血需

要一些 “奖励”。
据了解 ， 为了吸引更多大学生献

血， 各献血站和学校都纷纷出台 “奖励
政策”， 如： 送小礼品、 给学生综合测
评加分， 等等。 各种献血奖励政策在吸
引高校学生献血的同时， 也使无偿献血
中的 “无偿” 二字变了些许味道。

“献血应该是出自真心的无私奉
献， 这样的方式， 让献血这个行为和献
血者都变得有些虚伪。” 华南理工大学
的周天 （化名） 对此有些反感。

北师大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党

委副书记刘洋也认为， 献血属于学生个
人自愿行为， 体现献血者的责任感。

北京某高校医务处尹老师则表示，
之所以通过奖励的方式来倡导大学生献

血， 一方面是出于对献血者的感谢； 另
一方面， 也是希望用更容易接纳的方式
让献血更贴近大学生群体。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十大志愿者之一

的张大诺则认为， 现在的公益事业需要
一个新的理念 ， 即寻求多赢的结果 。
“同学们献血做公益可以加学分， 其实
并不丢人。 关键是要有做公益的意识，
让公益融入他们的生活， 感受到公益的
内涵。”

86名学生和6名教师历时4个月改建老教室———

一间特殊教室背后的课程改革

华中科技大学 王露晓 陈 艺

3月1日开学那天， 华中科技大学的校
园里出现了一只特殊的“施工队”，建筑系
2014级的86名学生和6名教师便是队伍的
全部成员。他们要在4个月内，改造和装修
完一间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教室。

很快，86名学生分成项目组、 方案组、
高台组、墙地组、光电组等9个小组，分工协
作。前7周，全系师生进行共同设计，教室的
每个细节都有数套方案。

但除设计外， 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都
由学生自主完成。学院提供了2.4万元的教
学经费， 学生们从社会上拉来总计价值11
万元的材料和现金赞助。

铲墙、刷漆、挖地槽埋电线，做“家具”，

都是学生亲手完成。“就连电灯， 老师都说
不让买，要自己做！”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
的大一学生袁■不无骄傲地说，“那些木材
都是我们雇卡车从建材市场拉回来的。”

刷墙是必经“工序”。而在此之前，袁■
要先和同学们一起铲墙。墙要铲很多层，到
石灰层的时候“简直铲疯了”。

“书本会告诉我们墙有哪些层，现在却
深刻理解了每层的意义所在。”他不无感慨
地说道：“如果我们要去给一个潮湿的地方
盖希望小学， 就会知道要把防水那一层做
得厚一点” 。

“装修”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这
并没有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2015年，建筑
系推行教学改革，《建筑初步》 这门课程率
先尝试———让同学们自己设计改造专业课

教室。
牵头的教师之一叫张乾，是一名80后。

谈到课程设计的初衷， 他回忆道：“我1998
年在华科读大一， 我们每天很长时间在专
业教室上课、画图，那是最重要的地方。”在
他看来，对于建筑系来说，专业教室就好像
理工科的实验室， 不仅有普通教室没有的
专业设备，更是一个精神的港湾。

然而这间老教室已经远远跟不上需

求。“画图用电脑，这里没有电源插座”，“桌
椅陈旧生锈，坐着都不舒服，别说画上一天
图”，“窗户面积大，没有窗帘，夏天阳光暴
晒”……除了上课，老师和同学越来越不愿
意来，专业教室不仅失去了功能，还失去了
情结。

张乾认为，建筑设计的初衷，是解决生
活的问题、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而建筑
系一直以来奉行法国巴黎学院派的教学方

式，相比工程性和功能性，更注重绘图和美
学设计。钢笔画、写仿宋字这些课程就是典
型表现。

“同学们做的设计很多是和现实脱离
的。”张乾说，“比如设计博物馆，他们对功
能没有亲身体验，就会流于纯形式的探讨，
只注重外观的漂亮、 空间的美感。 相比于
此， 自己动手设计改造真实的生活学习空
间，更有意义。”

地坪工作的开展也给学生们上了重要

的一课。为了更专业，他们聘请两个工人师
傅协助和指导。 同学们在地上挖出铺电线
的凹槽，填充的时候找不到水泥砂浆，就在
楼外的工地上借了一些。 但他们意识到室
外的砂浆可能不适用于室内， 就去请教工
人师傅。工人师傅凭着经验告诉他们“掺点
水就可以的”，结果填充后水泥外凸，为了
消除隐患，只好挖掉重来。

“我们学会了‘偷工减料’。”一位学生
玩笑道， 继而严肃地说，“其实这让我们理
解了一个行业系统中各个环节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思考设计师如何和建造者沟通才

能保证设计的呈现效果。”
“真实的环境，真实的需要，真材实料，

真实的制作，真实的行业系统，真实对于学
习建筑非常重要。” 这是建筑系6位年轻老
师的共识。

6月28日，耗时105天的工程终于竣工。
全木的高台休息区，翻盖的绘图桌，别致的
电灯，吸热的格子窗，泼墨的地面……风格
复古，装潢别致，瞬间成为了网友口中“别
人家的教室”。

然而当老师宣布 “这项改造工程就是教
学和考核内容”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的第一反
应是：“这样搞，分数怎么算？”建筑系的王玺
老师笑着说：“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有
时候相比能学到什么，更在乎能拿多少分。”

据王玺介绍， 这次的评分将摒弃老师
单向评价，改用自评加互评，由学生们自己
进行，这也是考验和学习的一部分。老师会

根据各组的工作量、难度、成果，给一个基
础分，组内成员根据基础分数自行调整，乘
以不同的系数，老师只给参考意见。

张乾认为， 在以前的教学模式下， 学
生们自己做自己的试卷 ， 而在这次课程
中， 设计加建造， 工作量很大， 必须要团
队合作。 怎样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包
容不同的意见， 自己的设计不被采纳时怎
样调整心态， 怎样心平气和地去支持别人
被选中的方案， 怎样运用民主方法达成共
识， 甚至怎样管理财务、 宣传， 怎样在困
难的时候坚持……学生额外学到了这些，
是这个课程任务的意外收获 。 张乾说 ：
“在类似社会的真实运作中， 他们收获了
知识以外的东西， 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作为一名建筑系的学生，在这次教室
改造中， 我学到了很多以人为本的设计知
识， 还有亲身进入工地施工的实际操作知
识。”冯国麟是86名学生之一，热爱建筑的
他觉得这次课程改革 “让建筑设计的学习
不再是纸上空谈”。

然而， 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认可新的教
学方式。一些同学表示“更习惯于传统的考
核和评价方式”，并认为“与团队合作相比，
个人创作更加自由”。

课程改革还有待在争议中不断完善，
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们则表示会

继续支持这场教育改革的推行。
改造教室并不是终点。据了解，建筑系

为山区设计修建希望小学的项目正在灯火

通明的313教室筹划着。

一群普通大学生唱歌的

视频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便

超过500万———

北外学生用九国语言
唱出校园青春
郑州大学 刘俞希

陈和同学们唱歌的视频被传到

了网上。 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超过500
万。 同时，网友搜索出她们的微博，纷纷
点赞留言。

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

2015届毕业生。对于那场“起初只为看看
明星”而参加的活动，她从没想会有过这
样“受宠若惊”的结果。

那是不久前北外一场毕业季的活

动———陈和7位同学用阿拉伯语、葡
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9国语言
联唱《栀子花开》。而就是这次演唱，让很
多网友“感动到泪奔”。

演唱者之一———北外法语系2015届
毕业生刘畅坦承自己 “哭得十分厉害”。
作为毕业生的他 ，“不是担心见不到旧
友，而是那些时光不会回来了。 ”谈到他
们的歌声能引起网友的共鸣， 刘畅认为
每个人记忆里都有一段美好的大学时

光，不常被提及。而毕业季里的这首歌勾
起了每个人的回忆。

提起校园， 陈首先想到的就是
“白衣飘飘的年代”。活动那天，她特意穿
了一件白衬衫。简洁的马尾辫，露着干净
的额头， 白净的脸庞上架着黑色大框眼
镜，微笑挥手的刹那，她被网友所记住。

在朋友眼中， 陈平时就是T恤
搭配牛仔裤，几乎没有浓妆艳抹的时候，
走简约的气质型路线。

她觉得自己很平凡， 也不是个标准
的“学霸”，在北外度过了“平淡而有条不
紊”的日子。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也没有值得彰显的傲人事迹。 她回忆大
学室友说梦话经常都是在念葡语。 而自
己唯一一次梦到和葡语有关的情景，是
自己和远在东南亚的东帝汶人用葡语聊

天。醒来后她还特意发了条朋友圈调侃：
“也许我一夜都在练口语？ ”

去澳门大学交换的一年， 被陈
视为4年里最单纯美好的回忆。她还记得
图书馆冰冰凉的感觉，尝遍美食、海边烧
烤、 看烟花留下的欢笑， 可现在回想起
来，她又觉得单纯浪漫得“特别不真实”。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
生。”这是毕业生刘畅学会的第一个法语
长句， 他还记得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满
满的成就感。就像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这是从进入北外起就不可或缺的一句

话，也是进入教材的一句话。
相比于陈，刘畅追求着“360°无

死角发展”的大学生活。“每天迎着6点钟
的太阳穿过地下通道， 踏着后街凌晨的
星光返回校园， 再不好意思地叫醒熟睡
的宿管阿姨。 ”这就是他一天的缩影。

刘畅说自己曾在一周内搞定20件工
作。“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这是他微信
的个性签名，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成就
感与满足感就在见缝插针的学习、 工作
中产生。

作为北京本地人，他4年前进入北外
学习法语。“对校园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小
了！ ”12平方米的宿舍挤着4个人，拉开椅
子几乎是背靠背，富裕空间少得可怜。每
次回家前， 他至少提前5天就开始倒计
时。 而4年后的现在，他亲自把室友一个
个送到校门口，甚至送上车，在空了的宿
舍一个人待了很久才离开。与4年前反差
很大， 感恩母校成就了他，“她只是面积
小，而不是胸怀的小。 ”

活动当天歌曲唱完后， 陈一直
在抹眼泪。想到自己即将离开，她觉得很
不舍得。23人的小班教学模式，有着和高
中一样的固定教室， 还有一群朝夕相处
的师生朋友。在晨读园背书、讨论……各
奔东西的大家有的未来甚至奔赴非洲、
南美洲，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陈
“想到这些就泪奔”。

对于两个2013级的姑娘， 意大利语
的文潆义和俄语专业的马立文有着不一

样的心境。和学长学姐同台演唱，文潆义
多了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觉得受
益匪浅。 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
己想成为的样子。 ”余下的两年里，文潆
义希望自己可以再努力拿奖学金， 也希
望可以在兼顾学习的同时做一些自己喜

欢的事情。
“大学是一块宝地，它包容我们所有

的梦想并给我们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让我

们去实现。所以在我还能抓得住的岁月里
要做一些不辜负青春的事。 ” 文潆义说。

而马立文希望，接下来的大学时光，
自己能更努力一些。 她还想去俄罗斯体
验当地风情，想在“俄毛毛”（北外俄院羽
毛球队）中结交新朋友……“希望自己成
为一个勇往直前、快乐、健康的人。 ”

过不久， 刘畅将以北外人的身份再
次入学，而陈则正式步入社会。在他
们心中， 同样的话在回响，“我们没有离
开，也永远不会离开。 ”

一项调查显示，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年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

课外阅读为何成为大学校园的奢侈品

安徽大学 张艳东

南开大学 马宇平

西南大学 周闻韬 谭宇斯

“这个选修课把我们坑惨了。”西南大
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李佳（化名）叹着气
说。

在学校的另一头， 西南大学教务处文
化素质教育办公室科长欧国凡一边整理着

5000余份考卷， 一边皱着眉头感慨，“现在
有的学生，真是令人寒心。”

让他们烦心的，是被称为“读名著拿学
分”的西南大学《名著阅读》通识选修课。从
3年前饱受争议到逐渐被认可，欧国凡本以
为课程已步入正轨，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今
年这次考试，竟变成了学生和老师间“斗智
斗勇”的闹剧。

“斗智”的考试和无奈的老师

2012年9月，西南大学颁布了《西南大
学本科生阅读名著考核与管理试行办

法》，其中规定，选修学生需在学校专家推
荐的120本 （种）、11类书籍中选择10本进
行精读，通过考试即可获得两个通识教育
学分。

试卷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出自己
所选10本书的书名和作者； 第二部分需任
选其中一本写出主要内容。 而真正令李佳
和同学们发愁的是第三部分———每个考场

会指定考生共同选择的一本书， 考生需据
此撰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读后感。

李佳解释说，由于之前不知道会“被选
择” 哪本书， 所以如果没有认真读完10本
书，第三部分就可能完全动不了笔。然而直
到考试前，李佳只读完了两本，身边的好友
也大都没有完成课程要求的一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记者

“通关”的“秘诀”：一间考场只考一本书的
读后感，意味着同考场考生的书目里肯定
有共同的一本，只要在考试前找到同考场
的同学 ， 再核对各自的书目就能缩小范
围。

事实上 ，这个 “玄机 ”，很多同学早已
发现， 甚至已经研究出更为具体的应对办

法。
李佳在某“前辈”的邀请下，加入了一

个QQ群 ， 群里497人清一色用考场号为
名，以方便大家交换书目，甚至有“热心人”
发布出自己整理的各考场可能考到的书

目。最终，李佳锁定了自己的考试用书———
《古文观止》。

5月23日上午，当李佳信心满满地走进
考场，平静地等待一场“预料之中”的考试
时，剧情却发生了“神反转”。

监考老师在观察大家基本完成了第一

题后，突然随机指定了一个序号，要求考场
内的所有考生按照第一题中自己在该序号

上所填写的书目撰写读后感。
李佳所在考场指定序号是7，她原本准

备好的《古文观止》也变成了《罗马帝国兴
衰史》。“当时大脑中一片空白，前十分钟硬
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李佳承认，自己只
好乱写一通。

欧国凡告诉记者， 因为考前学校获知
了相关信息， 所以老师们在前一天晚上紧
急开会商讨出这一对策。

尽管如此，被考生“钻空子”的行为还
是防不胜防。据监考老师反映，在第二场考
试时，有人收到了前一场考试同学的“通风
报信”， 在写10本书的书名时用铅笔写，待
老师宣布序号后擦掉， 再替换成自己提前
准备好的书。

考试中，有学生弃考离开考场、或是坚
持使用铅笔作答。 欧国凡和监考老师在办
公室和学生谈心， 劝他们返回考场继续答
题。“其一是不想影响其他考生考试，另外，
本来鼓励大家读书是件好事， 我不想它变
成学生和学校间的对抗。”

欧国凡说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两个
问题： 一是怎么处理好这次考试引发的骚
乱， 二是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程序和制度继
续完善。“但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该如
何让学生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读书、爱读书，
而不是当作一种任务。”

活动、考试和手机疯狂挤
占读书时间

大半年过去，连10本书都没有读完，李
佳也有自己的苦衷。“其实我也算个文艺青
年，高中读了不少书。但刚进大学那会儿，
一股脑加了好几个学生社团， 大部分时间
贡献给了各类活动。”久而久之，李佳发现
自己的生活被分割成了碎片。“经常是拿起
一本书，又碰上各种事情。”李佳有些无奈，
一年来，除了教材，她一共读了5本书。

而对于在北京读书的刘欣然， 让她感
到无奈的事则更为现实。

刘欣然是中国地质大学科技英语专业

大三的学生。 “正面临着一个抉择” 的她
“根本没有心情看书。” 她想考北京航天航
空大学的科技类英语专业硕士， 以便将来
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留在北京。

每天在图书馆里坐到腰疼， 面对着成
摞的专业书和习题 ，刘欣然形容自己 “每
天回到宿舍之后就有一种大脑被榨干的

感觉 ”。晚上回到寝室 ，她会习惯性地打
开手机或电脑看看电影和综艺节目 。“大
家都累 ， 没人愿意在读书上消耗脑力
了。”

不仅考研、考试、上课填满了她的大部
分时间，考证也分散了她很多的精力。已经
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 专业四级的她正在

为专业八级证书而奋斗。
“考研结束后， 我还要试一试人事部

的口笔译证书。” 在她看来， 北京的竞争
很激烈， 没有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就没有
底气。

除了社团、升学、求职的压力，手机也
悄悄“偷走”了大学生们的时间。

接受采访时， 中国传媒大学俄语系的
方庆乔正在备考期末， 但她坦言， 即便是
在期末 ， 自己这个 “手机重度依赖症患
者” 也会经常刷手机。 她告诉记者， 自己
每天睡觉前肯定会刷手机， 看看微信、 微
博和各种新闻客户端的推送。 她开玩笑地
说道， “现在每晚不被手机砸两次脸都不
习惯入睡了。”

不仅如此， 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
也是拿起手机， 课间会刷， 遇到不喜欢的
课， 有时会看上几乎一节课。“感觉自从有
了手机之后，都没有阅读的耐心了。”在上
大学前， 方庆乔曾给自己设定过每周一本
书的目标，“可惜从没实现过。”

2012年，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
长、博士生导师芮必峰发微博称，规定研究
生3年读100本书才算及格 ，300本则是优
秀。这个规定曾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评
论说，“这是让学生翻书还是看书？”

芮必峰则对这些质疑声不以为然，他
当时回应称， 他算了一下， 是3.6天一本
书。 一天8小时睡觉、 2小时吃饭， 研究生
上半天课4个小时， 剩下10个小时刨掉两
小时上网 、 谈恋爱的时间 ， 还剩8小时 。
3.6天就有30个小时 ， 20万字的书读下来

没有问题。

大学生的理想空间不该被

现实挤压

“在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也没有，能够接
触到的媒介只有书。” 芮必峰清楚地记得，
自己进入大学时， 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有
限， 许多经典读本成了当时学生们争相借
阅的宝贝。

某天晚上， 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
从父亲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汤达的名

作《红与黑》，芮必峰便赶忙借来，并约定好
第二天下午就要还。他算了算时间，便和其
余6个室友约好， 每人只能看两个小时。满
两个小时后无论如何都要传给下一个人，
他们晚上通宵达旦地在路灯下读完了书，
一直到次日下午两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 博士
生导师刘运峰同样感慨，1983～1987年自己
在南开大学读本科，学校给每人发放4张借
书证，每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图书。而只能
外借4本书根本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阅读需
求， 他们只能尽量多地在图书馆内阅读，
“所以， 如果不在开馆之前就排队占座，基
本很难抢到位置。”

刘运峰说， 那时候如果有人在寝室里
待着“是一件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事，会承受
很大的压力，会被人认为不求上进。”

2015年6月30日，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面向52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 ，
覆盖了27个省 （区、 市）。 调查结果显示，

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 ， 除去教辅书籍 ，
37.15%的大学生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 其
中6.13%的人课外阅读量为0。

而第十二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 ，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量为
7.78本。

芮必峰在采访中直言 ，“我有切肤之
痛，现在考上来的学生，一些基本上只读教
科书，课外的、真正的经典读得太少，这是
现在所有学生的通病。”

芮必峰还认为， 这与应试考试制度和
社会环境有关，“整个机制太急功好利，只
训练如何应试。”同时，他觉得，现在大学生
的理想空间被现实挤压， 陷入阶段性的混
乱在所难免。

刘运峰则认为， 大学生大可不必被就
业形势绑架，即使从就业的现实角度考量，
读书带给人的思辨、 表达和文字功底依然
会是人才市场上受人追捧的要素。 现在大
学生都有文凭和学历， 真正可以让学生得
到认可、 在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的恰恰是
通过读书沉淀下来的能力。

“有些事儿功在事外。”刘运峰说，广泛
的阅读对专业学习也是有益的。“就像建筑
学最终要掌握的是文化和审美， 医学最终
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人。 专业的理念和人
文关怀依然需要在书中获取。”

“人为什么要读书？并非只是工具理性
在起作用。”芮必峰说，他并不反对功利性
的读书，因为书只要坚持读下去，自然而然
地就会“达成人生的修炼”。但更重要的是
人生境界的升华。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同学在切割木

条。 华中科技大学 袁 /摄


